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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看中美关系

1784年美国正式开启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关

系。从攫取在东亚的贸易利益，到强调太平洋的

重要战略意义；从投身地区殖民地的争夺，再

到提出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理念，在国家利

益的指引下，美国的东亚政策不断发展演进，东

亚也因此成为美国通往霸权之路的重要一站。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美关系从美国研判东亚

地区形势的影响因素，到成为美国制定东亚政

策的主要依据，美国东亚政策与中美关系紧密相

关、交互影响，成为分析与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

视角。

一、国家利益是美国东亚政策演进
的核心遵循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分析国家权力

要素时曾指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

显然是地理，“向东达三千英里宽的水域和向西

达六千英里宽的水域将美国与其他大陆阻隔，而

这长久不变的因素确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美国与亚洲之间的距离两倍于美国与欧洲，且美

欧文化宗教传统上的亲密关系并不适用于美国与

东亚，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东亚是陌生而神

秘的。尽管如此，美国在独立后不久，便开始将目

光瞄向太平洋的另一端，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

后”号经过15个月的航程后抵达中国广州，美国与

东亚地区国家关系也由此发端。

美国作为在世界主要的大国中历史最短的国

家，面对东亚这一历史悠久的以儒家中国传统文

化为中心的地区国际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被认定为是两种原本相互独立、性质迥

异的国际体系之间的摩擦冲突与交往融合的过

程。这其中，美国从攫取在东亚的贸易利益，到强

调太平洋的重要战略意义；从投身地区殖民地的

争夺，到提出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理念，无疑

东亚是美国通往霸权之路的重要一站。而之于东

亚，尽管近代以来东亚地区面貌与秩序的变迁是

在很多因素的推行下实现的，但这其中在国家利

益驱使下的美国东亚政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推动力。

在美国独立的最初岁月里，其东亚政策主要

是围绕获取商业利益这一目标展开。刚刚赢得独

立的美国在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战争破坏、国

库空虚，这一时期美国的内外债总和近9000万美

元，同时还面临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旧欧

洲”国家不同程度的封锁与打压。而这也部分解

释了为何美国在登临东亚地区舞台之初，表现出

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政策取向，即并不过分强

调寻求建立并拓展殖民地，而是更多地“让国旗

追随贸易的足迹”。相比于欧洲国家，美国在东亚

所从事的一系列早期商业外交极富成效，鉴于东

亚在美国经贸格局中日渐上升的地位与影响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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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通过军事安全手段更好地保护并进一步提升美

国在本地区经济利益，便开始成为美国东亚政策

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议题。

进入20世纪，美国在经济领域成为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与经济实力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家利

益范围的拓展与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开始不满

足于单纯从东亚攫取经济利益，以1898年美西战

争和对菲律宾的占领为标志，美国更积极地参与

列强在东亚所进行的帝国主义外交。与此同时，

受“例外论”与“使命论”等古老政治文化与传统

的影响，在建国伊始美国便深信自己肩负着“按

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与义

务”，正因为此，在美国实际的外交活动中，意识

形态既是其外交理念，又是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

手段，并作为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具有较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

彩，无论是派遣众多美国传教士在东亚传教、兴

办学校，还是相继提出以“门户开放”原则取代

传统势力范围争夺的帝国主义外交，以“金元外

交”形成的经济上相互依赖进而谋求更加稳定的

政治关系，都充当着美国让“世界美国化”的有

效尝试。

当人类迎来以世界大战为主旋律的苦难岁

月，相对远离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与霸权争夺

旋涡中心的美国国力与国际地位一路上升，直至

二战后达到权力资源的顶峰。美国霸权的独特之

处，即在于其注重“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的

和平”，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认定，“当力量体

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

刻和持久的”；而在外交实践活动中，也多围绕构

建国际秩序这一国家利益目标展开。具体到东亚，

美国将东亚作为贯彻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试验

田，给予东亚深刻且持久的关注。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美国便背靠其在东亚强大的权力基

础，构筑起以双边同盟制度网络为基本构成与特

征的东亚地区秩序。

二、中美关系成为研判东亚地区形
势的重要因素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东欧、中欧、远东以

及近东等地区的战略目标发生严重冲突，两国战

时的同盟关系在战后初期迅速被对抗性的关系所

取代。随着对苏联遏制战略的逐渐成形，依托资

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领导、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价值观念为基本遵循的

全球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便成为二战后美国的

核心利益诉求。

在东亚，二战后美国原本希望通过构建以自

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机制网络，

辅以美中联盟，即对原有华盛顿体系进行一定的

修补，以应付东亚地区事务。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

在外交政策上向苏联“一边倒”，使得东西方两大

阵营的较量与对立成为东亚基本的地区事实。于

是美国积极进行冷战战略部署，通过对日本等地

区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国家重塑，搭筑以地区双

边同盟为基础的安全制度网络，形成对社会主义

阵营的弧形包围圈。

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

点是，千方百计防止社会主义中国威胁到美国在

东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1950年2月《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中国正式倒向苏联社会主

义阵营，加之美国在这一时期国内出现狂热反共

的“麦卡锡主义”，美国政府内的对华强硬派逐渐

占据上风，主张对所谓的“共产主义侵略”采取

更为强硬的政策。1953年美国全面论述对华政策

的NSC166与166／1号文件出台，开宗明义将新中

国的存在认定为，“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

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剧烈地改

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将美国的远东政策定位

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付这种由

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及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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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联结盟所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很

明显，在1949—1969这20年间，出于在东亚对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遏制的战略利益考

虑，美国将中国认定为苏共在东亚扩张的工具，坚

持对中国推行孤立加遏制的政策，致使中美关系

在20年的时间里陷入意识形态对立，从隔绝对峙

到一度兵戎相见。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内忧外患。在国内，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在国际领域，深陷越

南战争泥潭使美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严重受

损，加之苏联在这一时期积极扩充战略核力量，

在中东、南亚与中美洲等地区不断扩张，美国的国

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在此背景下，尼克松从更

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全

球战略特别是东亚战略进行了大幅度收缩调整，

公开提出“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正进入谈

判时代”，史称“尼克松主义”。

为实现东亚战略收缩这一战略目标，尼克松

政府首先寻求对华关系的改善。事实上，整个冷

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都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主要

的对外战略目标，在推动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发

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

早期就以强硬的反共派著称。但在面对1970年代

初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美国

愈发趋向于从“中国可在东亚牵制苏联三分之一

的兵力，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各领域作出让步”

的战略视角来理解中国。

反观中国方面，新中国在成立后一直将中苏

同盟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支柱，并以此对抗美

国对华的遏制政策。但随着中苏关系在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持续恶化，中国逐渐认识到美国对中

国的战略安全威胁远不如苏联大兵压境的威胁那

样急迫。基于遏制与对抗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

益，1972年中美两国开始和解、1979年正式实现

双边关系正常化，中美之间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

分歧的战略合作，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开启了崭

新篇章，也开创了冷战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

刚刚经历十年“文革”浩劫，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

期，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明显，导致两国间的

贸易、投资、教育等经贸文化交流十分有限。但美国

仍然顶住国内各方争论与压力，在1979年给予中国

最惠国待遇；并在1980年代初成为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FDI）第一大来源国；实现两国间互派教育代表

团，建立各层级的交流机制，这背后美国的东亚战

略利益考量不言而喻。正如基辛格曾以“棋战”比

拟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这一时期中美双边关

系的发展是建立在共同抗苏的这一战略支点上的，

是两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权宜之计。冷战结束、苏

联解体，中美两国间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中

国日渐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对手”。

三、美国制定东亚地区政策的主要
依据

冷战结束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国际体

系两极权力结构终结。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巨变，

东亚地区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

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发生变化。美国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领域深度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东亚成为美

国霸权的主要支撑点。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

权力优势更多地服务于对苏遏制战略，在冷战结

束后，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利益目标变为，防止在东

亚出现一个可能挑战其地区领导地位的对手。另

一方面，中国在这一时期迎来历史性的发展，依托

实质性的经济发展成就，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分工

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近年来东亚地区所出现

的安全问题更多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

而在经济上则更多依靠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引

擎作用，这种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复合式倾

向，使美国政策学术界对中国发展的战略认知偏

向消极，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主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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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秩序的国家，并开始以中美关系走向作为

其东亚政策制定与调整的主要依据。

其一，在两国力量对比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的

关系定位逐渐由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

的关系，上升为发展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两国

间的力量对比天平已经明显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

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增长33.5倍，年均

增长9.5%，199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

经济总量的6%；而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

为12.23万亿美元，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60%的水

平。2009年中国在贸易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与世界上130余个国家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已形成一个充满机遇的巨大

市场，2016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超过30%。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与经济秩序的重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发起

建设“亚投行”等经贸合作平台，增加地区与全球

经济领域内的中国元素。

虽然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实体，但是它

在全球的权力占比却在缩小，而且将其巨大实力

转变为对世界不同地区实际领导的能力也在相对

减弱，且目前美国国内尚未就“如何在自身实力相

对衰弱条件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领导”议

题达成共识。反映在具体的东亚政策上，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最重要

的贸易政策与东亚地区政策之一，在经贸领域围

堵中国的同时，也向地区国家传递美国有能力引领

东亚构筑新的地区经济秩序。而特朗普在上任伊

始便宣布退出TPP，其致力于打造的“公正的双边

贸易协定”在东亚进展缓慢，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国

等为代表的地区国家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

其二，在国家核心利益认定上，美国作为冷

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将维护自身在国际

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与遏制挑战国的崛起放在国家

利益的突出位置，而中国在制定国内、对外政策时

首先关注如何尽快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综合

国力，中美双方在核心国家利益上不存在根本冲

突。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

升，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将两

国间的矛盾视作守成大国与发展大国之间的结构

性矛盾。此外，东亚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

也是中国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试

验场，围绕东亚地区秩序所展开的博弈已然成为

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

奥巴马政府将“东亚”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

重心，对美国的东亚政策以“重返”与“再平衡”进

行定位，特别是在地区军事安全领域，加强与地区

盟友的军事合作，网状同盟体系已见雏形；积极介

入地区热点议题，参与东亚峰会机制，拓展美国地

区军事交流合作网，提升军事威慑能力。虽然高举

“美国优先”大旗的特朗普政府对于打造东亚网

状同盟体系以实现地区防务分摊再平衡的议题兴

趣不高，但鉴于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将中国认定为同俄罗斯一样的“修正主义大

国”，构成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以及2017年9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创10

年来涨幅新高的、总额达69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案，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在东

亚仍将面临来自于美国的地区外部环境压力。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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